
 

互联网技术革命的经济哲学反思

曹东勃 ， 王佳瑞
（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互联网技术革命是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发生的一场技术革命、观念革命与社会革命。

互联网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信息传输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日常生产生活方式，促

进和深化了人们的社会交往。这一技术革命经历了普及化、商业化、智能化和“互联网+”四个发展阶段，

完成了从技术与方法到思维与观念的伟大变革，创生了协同共享的新发展模式。人的价值和意义在互

联网技术革命中得以彰显，人的创造潜能被激发，人类社会阶层被打破。然而，当个体在互联网世界中

被系统化、数据化的生活所定位之后，也存在人的主体性弱化和人的异化风险。未来，需要发挥互联网

所内涵的平等、共享、普惠的价值理念，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破除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人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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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已进入“不惑之年”。在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过程中，技术创

新及其应用发挥了非常关键的推动作用。当下有一种广为流传的看法，把网购、高铁、移动支

付、共享单车列为21世纪的中国“新四大发明”。这背后反映的正是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技术革命

及其广泛深入发展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带来的根本改变。

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互联网技术革命的理论反思逐渐走向深入。这种反思的角度大体来

自哲学、社会学、传播学三个方面。第一，就哲学向度而言，着重从本体论层面探讨互联网与人

的生存状态之间的内在关联。何明升较早提出，关于网络空间、网络行为、网络伦理、网络经济

等价值理论的探讨将成为信息时代社会科学的制高点，网络行为及其伦理规约之间存在着巨

大张力
①

。互联网为人类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可能世界，在信息时代中生活的人们，因之产生两

种存在方式之间的巨大张力：“在线”的存在与“在世”的存在
②

。何俊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

冲突分析，指出信息时代的网络基础设施铺设，将这种文化冲突从个体交互对话转向沟通的

“消亡”③
。魏钢和代金平提出了哲学网络观范畴，就网络的本质、网络对人与人类社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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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对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三个基本问题展开追问
①

。肖峰则把互联网的哲学追问延伸

到物联网，对物联网时代物的生产方式、存在方式和人的生存方式的变化加以阐释
②

。第二，就

社会学向度来说，主要是从网络社会学角度出发，反思中国现实语境下的网络社会问题。戚攻

较早注意到网络社会内部新的交互空间所形成的新社会群体并做了初步探索
③

。方金友提出基

于本土化理论话语体系，诠释网络社会的一系列概念，梳理网络社会的嬗变进程
④

。王迪和王

汉生探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经验现象变迁，在此基础上对“移动互联网—

社会”这一关系重构现实社会的进程与特征做了深入分析
⑤

。陈云松等探讨了网络社会中由于

通过互联网传播而获得的间接知识超越了躬行实践或口耳相传才能得到的直接知识，成为人

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深刻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化流程，一种“文化反哺”亦即代际的反

向社会化出现了
⑥

。陈福平则注意到Web2.0时代的互联网，作为一项社交网络技术，其使用既基

于数字能力、移动通讯等技术要素的完备，同时也深深嵌入在社会网络中并受到线下公共参与

结构的塑造，由此导致社交网络环境中信息和参与的复杂性
⑦

。第三，从传播学视角来看，主要

集中于对互联网产业发展特点及其媒介平台变迁历程的解读。李良荣和郑雯认为以互联网为

标志的第四次传播革命，本质上表现为传播革命资源的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力的全民化，传播主

导权的争夺成为国家的全新课题
⑧

。丁柏铨考察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内涵的议程设置、人类

精神交往、“地球村”及信息鸿沟背后的传播学底蕴
⑨

。田智辉和梁丽君提出，互联网技术的迭

代、兼容、测试特性衍生出“以用户诉求为动力的更新文化，以尝新纠错为手段的缓冲文化，以

市场反馈为基准的纠错文化”，这是新的生产业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反映
⑩

。

上述三种视角，各有其独到之处，将互联网嵌入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的基本路径、内在逻

辑与可能后果呈现于文本之中。然而，在一个越发被“系统”宰制的生活世界里，如何从整体上

理解这一场“其兴也勃”的互联网革命带来的颠覆与振荡，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与解决的

问题。本文旨在结合上述视角专业优势，以经济哲学对历史转折与技术变迁过程的理论关照，

进一步拷问移动互联网时代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数字化生存”困境，进一步透视大数据时代

网络社会结构变革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机制与模式，进一步查审互联网引发的传播革命及其

表现的传播权力全民化和泛社会化对人类社会交往的影响与作用。互联网从工具到思维的变

革具有相当程度的全球普遍性，需要聚焦互联网技术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辩证反思互

联网技术的变革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的影响和冲击：首先，描摹出作为技术与方法的互联网，

其自然属性和延伸属性的基本特征。其次，以互联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为主线，勾勒

梳理出中国互联网发展变迁过程的四个历史阶段，在这期间，互联网在工具与思维之辩中完成

了从“+互联网”到“互联网+”的伟大变革。最后，经过哲学思辨，明确提出互联网世界中“人的

异化”的三个维度，并展望经由互联网技术革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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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术与方法：互联网的自然属性与延伸属性

互联网技术革命及其深远影响始终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指出，“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①
，“现在人类

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世界潮流，而且这个互联网时代对人类的生

活、生产、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②
。

技术与方法，是互联网的自然属性和延伸属性。作为一种技术，它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一种

基础设施的功能，把遍布世界的海量硬件与软件互联互通，这种机器和设备的庞大组合所形成

的网络体系，是工业革命以来所未有的。作为技术工具的互联网，改变了人类信息传输方式、

资源配置方式，也创新和升级了生产要素组合方式。

（一）传输革命为变革提速

现代化是一个通过持续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层垒式循环，不断重塑社会时空结构、

形成“加速”效应的历史进程。如果说，19世纪早期以火车、轮船为标志且达到其运动方向最高

点的“运输革命”，旨在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将更多的人员和物资从地球表面的一端移动到另一

端；那么，20世纪晚期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传输革命”则是通过虚拟化、数字化的形式将地点与

物资进行复制，进而以一种“静止”的方式呈现于受众面前。“运输革命将人们带向世界，与之相

反，传输革命却是将世界（虚拟地）带向人们。” ③
两者实质上是以一种相反相成的方式共同为

世界“加速”。

也可以这样理解，与运输革命相匹配的工业经济时代，是以一种“整体切块”的方式实现了

资本家的“工厂”（空间）与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之间的时空交换或相对剥夺
④

。而与传输革命

相对应的后工业经济时代，则是借助于可移动的智能化设备，实现对生产时空与生活时空的再

度整合和对碎片化时间的边际利用。比如，通勤时间、开车时间这些传统上必然无可利用的“鸡

肋”时间，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其时间价值都以分钟为基本单位得到深度开发和利用。这种改

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和时间刻度的“时间资本主义”新趋势
⑤

，完全是传输革命的产物。

互联网出现之前，电话、传真、手机、书信、报纸当属人们传递信息常用的方式。随着计算机

技术的发展进步，人类沟通交流传递信息的方式也不断拓宽。作为计算机之间传送文本类信息

的电子邮件是人类社会出现最早也是最基本的数字思想之一。1971年，人类历史上第一封电子

邮件在阿帕网中发送成功，标志着计算机终端相连成为可能。当计算机终端相连，人们立刻借

助于机器展开了人际沟通，正是这种沟通驱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1991年，万维网诞生，互联网

技术的应用“飞入寻常百姓家”，世界大部分地区逐步开始使用计算机网络。网络之间的互联、

文件和数据传输以及电子邮件的收发都变得十分便捷。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知识获取方

式、信息沟通与分享方式、社会交往方式都因之极大改变。相较于电视、电脑，手机具有更明显

的个体性，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既不会有那种“万人空巷”守着一个电视机共同收看某个电视

剧的火爆场面，也不会有全体宿舍成员围着一台电脑看某个直播的热闹图景。在如今的移动互

联网条件下，只需一部智能手机，人们利用即时通讯工具随时随地沟通，便可“秀才不出门，尽

知天下事”。可以说，互联网实现了信息传输从依靠纸张、有限通讯和无线通讯到数字通讯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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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超越了时空限制，极大地提升了人们通讯的速度、交往的广度和联系的深度。

互联网技术驱动人类社会从“运输革命”转向“传输革命”，最初的PC互联网覆盖的是以

80后、90后、00后为主体的数字时代原住民，而移动互联网则将触角进一步向前追溯和延伸，将

各年龄阶段“一网打尽”。移动设备成为每个人与世界发生关联的重要载体，因而以移动互联网

为标志的新一轮媒体变革，也正以更快的速度推动社会变革。

（二）资源共享使世界变“平”

网络资源是利用计算机系统，通过通信设备传播和网络软件管理的信息资源。互联网已经

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资源最多的资料库。在这个虚拟的信息空间中，经过一

定的访问许可和授权，无论是知识资源抑或影音娱乐等生活信息，都可借助互联网技术突破在

地性约束，在全球范围内以特定方式共享。

在互联网时代，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数据的内在价值得以彰显，是信息化嵌入整

个社会结构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在只发生了技术信息化而社会尚未实现信息化的时代，只出

现了计算机模拟仿真科学。而当社会基础设施全面升级进而进入全信息化社会之后，人们的生

产实践、生活境遇、生存状态完全数字化。大数据时代的真正降临，使沉淀的海量信息的潜在

价值充分呈现。以至于捕捉与描摹人的数据轨迹，反溯和还原其显示偏好与行为特征，进而挖

掘和激活其商业价值，成就了一个因数据而兴起和蓬勃发展的产业链条。对厂商而言，通过对

消费者浏览商品页面的频次、停留时长、访问深度及最终购买决策的数据挖掘分析，就可以更

有针对性地优化销售策略以达到精准营销。在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为“大数据战略”专辟

一章，提出“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数据资源

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①
。这实际是把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

畴，在新的发展理念中进一步凸显其重要作用。把数据的发现与获得作为一种要素的持续投

入，从中获得新的知识模式，作为重塑整体经济结构一种关键性战略，这也正与中共十八大以

来一直倡导和强调的“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四化同步”战略中信息

化所处的关键地位高度契合。

从单纯的信息资源共享到大数据的产业化，互联网技术让数据资源变得集中的同时，也以

资源共享的方式让世界变得更“平”。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技术则进一步将集中于网络中的海

量信息资源，以更直观、更清晰的方式呈现，优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网络数据资源的

效用最大化。

（三）流程再造让生活丰富

互联网空间既是一种技术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必要因素，“通过植

入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②
。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到7.72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4 074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5.8%，较2016年底提升2.6个百分点
③

。

如此庞大的网民数量，是互联网对社会生活进行充分再造的基础条件。

1. 互联网丰富了个人的日常生活。从日常购物、交通出行到休闲娱乐、网络教育，从线下购

物到线上购物，互联网驱动的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人们足不出户便可将全球商品尽收眼底。移

动互联网的出现使互联网固有的便利性加倍放大，也使其更深地介入并改造传统社会结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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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是通过两条路线同步展开的：一方面，随着移动互联网和通信基础设施在规模效益驱动

下实现自然扩张，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快速普及，以及城乡之间人口流动

的加剧和回流人口的示范效应，即便在最偏僻的山村，也能够看到网络消费行为在乡村年轻人

口中流行开来。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兴的结构性力量，各个互联网巨型企业分别推出面向社

会生产生活流程再造的宏大战略计划，这种未经中间环节盘剥的流程设计，实际上夷平了基层

具有独特价值的物产与广大消费者之间的供需鸿沟
①

。就农村而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下，其物资供应主要依托于熟人社会辅之以供销合作社的一套体系。改革开放后，熟人社会关

系网络和供销合作体系都先后衰落，但真正的替代性商业网络仍未形成，事实上出现了供求之

间的真空地带。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适时填补了这一空白，引领和搞活了农村商业流通。在

城市区域，互联网也整体性地再造整个社会运转结构。共享单车、网约车、网络订餐送餐这类

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填补的是城市社区传统的商业模式力所不及或囿于成本不屑一

顾的“零碎空间”。网络基础设施及其延伸性功能的开发，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化、便利化。

2. 互联网加强了社会的开放程度。在现实社会中，人们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有时会碍于

情面而显得拘谨或不信任。诚然，互联网也可能带来“不交往”“浅交往”和“脱域交往”，进而对

现代社会的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危机产生放大效果
②

。然而，网络世界的扁平化也蕴含着建立

纯粹关系、张扬交往理性、重构积极信任的可能。网络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互动平台和场

景，它有助于扫除前述障碍与隔阂。在网络场景中，人们更易于放下戒备，坦诚沟通，形塑充盈

而能动的人的主体性，自由建立或退出不同的网络圈层或网络社群。互联网也不仅扩大人与人

之间的交往范围，更缩小了城乡之间的交往差距。人们可以暂时抛开身份、利益关系而坦率表

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通过思想上的互动与交往，不同的职业分途、社会分工不再成为区隔与

误解的来源
③

。人们选择范围的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加强了社会的开放程度。

3. 互联网促进了社会的共享协同。共享的基础是平等。平等是人们长期追求的社会目标，

人类在构建了互联互通的网络社会的同时，网络也改变着人类社会，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平

等进步。麦克卢汉指出：“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

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过程。”④
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全球市场逐步发展和完善，世界范围内的

资源优化配置更趋合理。互联网的力量，将以往社会中的那种垂直的权力结构扭转为水平方

向，从而向个人赋权，这无疑是一种解放。由此，“共享经济”这一新的商业模式、经济形态和发

展理念横空出世，并被企业家和政治家普遍接受。“共享”二字反映的恰恰是一种基于人与人之

间的平等地位而获得分享某种资源的资格。在这种状态下，资源不再是局限在某一行业领域

中，也不仅限于政府、大企业、媒体等，而是获得了获取信息的新渠道，同时也获得了自由平等

表达自己意见的平台，互联互通的互联网世界的终极指向正是人类的平等、和谐与共享。共享

的前提是协同。协同共享的新经济模式正在对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市场正让步于网络，所

有权正变得没有接入重要，追求个人利益由追求集体利益取代，传统意义上由穷变富的梦想转

变成对可持续高质量生活的渴望。”⑤
由互联网而至物联网，包括人在内的全球性万物互联，开

启了人类共同生活新的可能：就局部而言，每一个家庭内部，各种电器、设备通过若干个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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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一个APP相连，自成体系；扩展至外部，工业革命以来如此繁多的人造物构成的“物体系”

（鲍德里亚语），因此被重新编码，焕然一新。互联网共享协同的本质内在地需要一个具有自主

创业精神和创新意识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因而互联网时代必然是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时代。

三、  思维与观念：从“+互联网”到“互联网+”的伟大革命

技术改变商业，商业改变生活，这是一个基本常识。然而技术革命的背后，往往也都伴随着

深刻的社会革命与观念变革。互联网，从一种创新驱动的基础设施、一种连接与融合的技术手

段直到一种影响深远的发展逻辑，已经在产品、企业、产业等多个层面引发了远为复杂的变化
①

。

（一）中国互联网发展变迁的四个阶段

中国互联网的三十余年发展历史，经历了普及化、商业化、智能化到“互联网+”四个创新发

展阶段，信息传递方式也逐渐完成从单向度的发布到双向互动反馈。这一变迁过程，实质上映

射了思维与观念的深刻变化。以1987年9月第一封“越过长城，通向世界”的电子邮件发送成功

为标志，互联网进入中国整整31年，经历了从生活工具到生活方式、从技术到思维的巨大变革。

我们可以大体将之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普及化阶段。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得益于上下游相关技术和服务的快速发展。互联

网服务提供商发挥了支柱作用，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设备之间实现互相呼叫和

信息交换。但这种信息传输仍是单向度的，网络主要被视为寻找和分享信息的工具。“内容为

主，服务为辅”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通过静态的网站展示定制的内容。而这种内容发现的主

要渠道是搜索引擎，这使得搜索引擎成为用户介入互联网的真正入口。只不过，由于这个时期

的用户过于分散，用户与内容提供者、用户与网站之间都处于严重的隔离状态，这导致沟通成

本极其巨大，因而以邮件、QQ等为代表的一些沟通工具成为主要的连接渠道。个人电脑、搜索

引擎、网页浏览器、网络服务器这些基础设施和软件服务方面的创建和不断优化升级，为互联

网在后续阶段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互联网普及化阶段，最大的变革就是实现了其应用范围

的延伸，随着上下游技术与服务的发展使其应用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少数单位机构，而是惠及

普通大众，用户开始成为互联网世界的核心，这为互联网技术进一步变革积累了广泛的用户

基础。

二是商业化阶段。最早依托互联网盈利的正是互联网接入服务商。1992年，美国国会放开

NSFNET（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网络）的商业运营，是互联网商业化开始的标志。在国内，互联

网进入商业化是以1995年邮电部电信总局开通面向社会提供Internet接入服务专线为标志。后

初步形成了以新浪、网易、搜狐为代表的三大门户网站。这一阶段信息发布呈现多对一的传播

特点，从门户网站这一中心点向外扩散，基本实现信息单项互动，这是延续互联网WEB1.0阶段

的典型表现。新世纪以来，中国互联网商业化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以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为代

表的互联网商业公司大量出现。在这个一般被称为“WEB2.0”的发展阶段，互联网的主要形态

虽然仍以内容为主、服务为辅，但基于内容与服务的社交网络及其后续应用潜力的深度挖掘已

然展开，内容终于得以绕开搜索引擎而“直面”用户，而搜索引擎也不再是信息获取的唯一通

道。论坛、博客、微博等社交平台的出现，将网民从互联网的使用者变为了互联网的参与者，打

破了网站与用户的隔离状态，在网络世界一片无规律的“布朗运动”中隐约展开了一副有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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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这一阶段超越第一阶段的地方在于，互联网在信息传播方式上优化升级，逐步向以服务用

户为主过渡。动态更新取代了静态呈现，以“用户为中心”取代了互联网服务商的自说自话，以

社交网络的聚合作用取代了互联网初期阶段分散的弊病。

三是智能化阶段。在商业化阶段，基于利润导向的动态推送固然避免了内容被边缘化的命

运，也迎合了信息化时代人们在思维和行为上的双重惰性，然而仍有着根本的缺陷。其一，信

息压倒服务，工具性明显，交互性不足。其二，移动属性较弱，高度依赖于固定的终端设备。智

能手机的普及，使基于传统PC机的互联网如虎添翼地升级为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整合了通

讯功能与计算功能，真正使人与网络之间无缝连接，让现实世界中的人处于24小时在线状态。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智能手机这一载体上，仍然呈现一种二元结构：一方面是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出来的各种移动APP，其实质是基于手机的应用软件；另一方面是以微信为代表的巨型社交

APP，其实质是基于手机的信息沟通工具；而除此之外的传统互联网网站，则与搜索引擎一道

继续坍缩。在这一阶段，服务而不是内容，逐渐走向互联网一切应用的中心。而APP与互联网平

台之间的分工方式和商业模式，也使产权结构和产业组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①

。无论是各类

APP还是微信等社交工具，都致力于建构某种直接面对用户的服务渠道，满足其个性化的需

求。在国家多次推动移动运营商降低资费标准的影响下
②

，移动互联网越发成为当下国人上网

的主要方式。在这个大的趋势下，传统企业逐步融入互联网发展浪潮，借助互联网平台高效快

速整合资源信息、寻找潜在用户，实现向互联网应用型企业的转型。在全渠道零售模式下，商

家可以根据消费者网络购物痕迹进行大数据分析和判断消费者的“显示偏好”，以进一步改善

其消费体验
③

。同时，互联网日益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逐渐成为社会生产转型升级不可或

缺的平台，“+互联网”或网络化成为各行各业的普遍选择。

四是“互联网+”阶段。这一阶段，互联网基于长期发展不断积聚的优势，主要表现出其深度

融合的发展态势。2015年，“互联网+”的提法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在随后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

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

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
④

。这意味着，展望

未来的中国互联网，将不仅仅作为工具而存在，而是直接表现为社会生产力，这是互联网技术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以一种跨界融合的思维方式存在，通

过部门、企业、行业、市场之间边界的重整和产业链的再造以深度融合变革整个社会。互联网

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打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冗余的中间环节，充分发挥互联网在要素配置中

的优化和集成作用，提升经济体自身的内在创新活力。从软硬件条件来看，“互联网+”指向的

是一种基于互联网高度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全流程渗透模式，互联网将真正成为人们生活的

链接中枢。在这个过程中，智能化时代的一些应用程序（比如微信、支付宝）的功能和应用空间

会进一步扩张，彼此之间的借鉴和融合也会更加频繁和深入。人们会更加习惯于一种云存储、

云计算、云管理的模式，“100年前公用电力大规模替代私有电力，今天则是云计算开始逐步替

代私有计算”⑤
。这也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系统将更事无巨细地规划和整合着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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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具与思维之辩

第一，互联网是一种工具。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从

技术社会形态的划分来看，人类社会形态的转变往往伴随着新的生产工具的发明与应用。从原

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文明，每一次文明继替，都伴随

着一次影响深远的产业技术革命。从前述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几个阶段来看，前两个阶段集中表

现出工具性特征，是人们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基于网络技术的计算机开始成为人

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互联网技术引发的人类社会变革逐渐展开。

第二，互联网更是一种思维。它更新了人类社会思维方式。当中国互联网发展到前述第三、

第四阶段后，互联网就不单单是作为人们信息传递、沟通交流与资源共享的工具，而是逐渐发

散演绎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既依托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又伴随着互联

网实体公司的规模扩张及其对其他行业形成的示范和辐射效应而形成。相较于传统产业，互联

网产业有自身的特点，如扁平化的管理方式，注重用户体验、开放包容的环境等。互联网思维

是对传统企业价值链的重新审视，体现在战略、业务和组织三个层面，贯穿“产供销研”各个环

节，并且将传统商业的“价值链”改造成了互联网时代的“价值环”。也可以说是在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应对市场、用户、产品、企业价值链乃至整个商业生态进

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
①

。跨界融合是互联网思维最显著的特点。它所强调的包容，不仅不局

限于互联网行业，而且呈现出“互联网+”各行各业的发展态势，将互联网作为工具与所处行业

结合起来，运用互联网思维来更好地实现行业的发展。

第三，从“+互联网”到“互联网+”，是从工具到思维的一次伟大变革。前者属于传统的信息

化概念，侧重于网络化链接和信息流动，更强调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更多地表现为物

理反应。后者强调的是互联网的生产创造力，通过与社会经济领域进行深度融合从而创造出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态。“互联网+”是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新阶段，是在“+互联网”基础上发

展的新形态，体现了战略思维的变化
②

。它是基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

术发展而来的一种新思维，以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理念和跨界创新思维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变和

商业模式的创新。

第四，从工具到思维的变革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互联网+”正深刻改

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商业模式，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互联网

以其扁平集聚优势改变了传统冗长繁杂的生产方式，同时还催生了众包、众创、协同等新的生

产方式，形成新的商业模式；以其方便快捷的优势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从线下实体商

店转为线上网络平台。从产业链环节上看，传统的商业模式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支付方式和

物流条件不足的制约，产品往往需要经过层层供应链等中间环节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上，而在电

子商务模式下，生产商与消费者可以直接对接，中间环节大幅减少，既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

率，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又给消费者提供了价格优惠，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转向网络消费。互

联网丰富的用户资源、企业资源和信息资源，可以使企业最大限度地汇聚外部资源，降低企业

研发设计风险，从而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其二，互联网日益成为引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

创新平台。互联网以其开放、共享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以网络特有的

大众化平台发展模式推动创新由企业主导创新向万众参与转变，极大地释放了大众的智慧。其

三，互联网在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方面日益发挥关键性作用。围绕数字领域展开的国际竞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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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白热化。2015年，中国政府作出实施“互联网+”行动的战略部署。同年7月，出台《关于积极推

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为未来一个时期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发展提出了方

向目标和政策保障
①

。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也相应地推出各国互联网发展战略。放眼全球，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方兴未艾。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

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跨界融合，正在日益成为国家创新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

四、  以人为中心：在智能化联通时代彰显人的价值

互联网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互联互通。人类历史上无数思想家皓首穷经、

苦思冥想的世界交往图景，无数雄心勃勃或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或政客们通过航海探险、商业侵

夺、对外战争梦寐以求的“帝国式”的社会权力结构，往往幻化为泡影，难以长久。而在互联网

时代，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却正在通过虚拟的网络，真实地通往一个智能化互联互通的共

同体。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智能化联通时代里人的价值和意义？

（一）互联网世界中“人的异化”

所谓异化，本质在于造物主被所造之物反噬，抑或是工具僭越了理性、手段颠覆了目的、结

果背离了初心。作为一种技术和工具，互联网的应用及其发展，扩展了人的自由和可行能力，

也扩大了社会交往范围，有助于平等。但是，在人们对互联网推崇备至之时，也必须对互联网

世界中“人的异化”有所警惕。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人们经由互联网而构造的网络世界，固然是真实世界人际交往关系一定程度上的映

射，但沉湎于网络世界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互联网的发明和使用是人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

改造外部世界和重构社会关系的产物。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然而科技也会深刻影响人的意识

和观念。互联网空间是一种虚拟空间，但作为一种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互联网本身是一种物质

实存。当主体性存在越来越受到这种越发强大的物体系的围困时，“物化—幻化—异化”的逻辑

链条就必然递次展开。人的生活和思维被网络技术对象化和客体化，人与物的界限随之模糊。

网络拓宽人们交往范围和丰富人们交往方式的同时，也会使人际交往抽离于现实的情境和真

实的情感。正是在这种“暗度陈仓”的状态下，互联网技术“改写”了人的意识，从而影响人对人、

人对物的看法和“待人”“接物”的行为方式。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深刻

洞见的：“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

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②
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选择。从面对面沟通到线上交流，从

熟人社会到陌生人充斥其间的网络世界，网络当然扩宽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半径和渠道，也改变

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具有较强隐蔽性的空间。现实中不愿向人倾诉，便

转向虚拟世界寻求陌生人的沟通，恰是这种貌似更为隐蔽的交往空间和交往方式，容易使人产

生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的幻觉。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的判断是精准的：“科学技术愈

是发达，人对人的统治力量便愈是强大。人的本质被压抑，被摧残，人被工具化、机械化、标准

化。”③
互联网技术在扩大人们交往范围的同时，也使一部分人的交往空间局限于网络世界中，

这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

其二，当人被作为纷繁复杂的网络空间之中的一分子，被系统化、数据化的生活所定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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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实际上也就存在人的主体性弱化甚至丧失的风险。电脑、网络、手机、移动互联网在个体化

时代对个人生活层层递进的介入，实际上悄然改造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时空结构，将公私之间的

界限进一步模糊化。试想，在传统的工业社会，工厂大门明确建立了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之间

的界限，这种边界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模糊了。在一台家用电脑和个人手机面前，公私融合、公

私不分成为新的常态。“新媒体代表的是多重空间的建构，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家庭与工作的协

商过程”①
。社交网络中的基本单元仍然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仍然具备传统人际关系中“自然人”

的诸多基本特征。换言之，网络并非脱离现实而存在，而是现实中人际关系拓展和延伸的另一

个场域。机械唯物主义思潮盛行的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曾放言“人是机器”，试图将当

时刚刚兴起的牛顿力学应用到包括解释人的行为在内的一切领域。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移动

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人们上网所需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了随时随地都可互联互通，这种

永久在线状态在便利化人类生活的同时，也使许多人产生对网络的高度依赖。一经脱离网络，

甚至会手足无措。脱离生活的本质和技术发展的初衷，人逐渐为技术所奴役，成为互联网世界

的“网”中之物，人的首创性、社会性、主体性被削弱。人类创造了机器，发明了技术。人类在享

用技术带来的各项便利的同时，也满怀焦虑地努力破除机器和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异化。这并非

一种杞人忧天式的危言耸听。金观涛就曾在柯洁和AlphaGo对决引发的学术讨论中，将当下这

场人工智能称为“一场退回到原点的运动”②
。现代社会得以确立的两大支柱是科学理性与人文

信仰的并行不悖，而当科学理性被降维到技术层次，人文信仰被弱化到功利层次，一种结构性

的坍塌风险就在累积。因而在这样脆弱的社会架构中，对于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对社会冲击的

忧虑的本质，在于这样一个社会是否还具备容纳和消化一日千里的科技革命的能力。

其三，人性是复杂的，它至少包括了人的生物性、人的超越性和人的社会性，而互联网技术

的进化所不断肯定的是一种被遮蔽了的“自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和“无我”都是人性，

实际上还会倾向于肯定“无我”，觉得这样才有人味，才是大写的人。但启蒙运动以降的众多进

步主义思想家们，多是谆谆告诫我们要注意“我”，认为那才是人性的本质。互联网给我们带来

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让这个世界更加成为以“我”为中心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大家的世界。当

我们在时空上获得更大选择的时候，当我们接触的信息都是按照我们的喜好经过层层筛选被

量身定制的时候，当我们消费的商品都是按照我们的指令送货上门的时候，我们也就完成了自

我的蒙蔽。我们也就看不到世界和他者，独留孤我。即使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快递小哥，他也是

为“我”而来的。即便到南极看到了企鹅，虽然那企鹅不是为我而存在，我却是自己选择到这里

来看它的。这就是互联网技术进步的悖论，带来一种自由的幻象，让自由沦为自我的蒙蔽。我

们要如何打破这种自我的蒙蔽？这也正是我们的祖先曾经思考了千年的问题：无我才是真人。

（二）智能化联通对人性的解放

智能化时代之后，“互联网+”的趋势已势不可挡。如何最大限度地运用和发挥互联网思维，

减少其对人性的杀伤，已经成为当下的重大课题。应当看到，智能化联通对于人性的解放有诸

多益处。

其一，人的创造潜能被激发。互联网引起世界观的变革，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推动世界观的变革；推动新价值观和互联网思维方式的形

成，改变着人类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③
共享、普惠、开放的价值体系，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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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改造世界的新思维。随着互联网思维的运用和深化，“物质—信息—精神”互联互通的大格

局逐渐替代以往狭隘僵化的二元对立。当线性结构为网络结构所消解、实体为关系所消解、基

础和本质为表象所消解、决定论为情境或语境所消解，传统的感性到理性的线性认识论也逐渐

变得更为丰满，人类以更加系统、整体的视角看待世界和认识规律。

其二，人的阶层区隔被打破。从乡村到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是现代化的必然伴生物。中世纪

有句谚语，叫做“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这实际上只是反映了彼时的庄园制之类封建宗法关系

对人的束缚和压抑。可是，离开了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的人们，仍然要面对“娜拉走后怎样”的问

题，仍然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有机体。而在偌大的城市之中，现实中人们社会交往却秉承“不要和

陌生人说话”的一般性原则。这是城市化的悖论，也是城市阶层固化、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能力

不彰的表现。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在人际交往中打破对陌生人的顾虑有了新的可能。人们可以

自由加入不同的网络社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阶级的分野，自由组建有着共同旨趣的交流

群体。“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每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①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

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

实际上，《国际歌》中反复咏唱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所谓英特纳雄耐尔也就是“国

际”“国际主义”，即 international，这是与 internet同根同源的一个词语。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理

想，是与互联网的本质精神高度契合的。互联网使得人们从孤立的个体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并获得最终的解放有了新的可能。互联网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紧密编织在一起，构成一

种相互间深度依存的“自由联合的共同体世界”，其初衷在于以技术进步拓展人的社会关系和

社会属性。事实上，它并没有只局限于富人，它使世界“变得更平”，使社会阶层扁平化。各个社

会阶层通过互联网共享着同样的资源，一种生活方式或样态一经在某一个局域出现，立即会四

处扩散引发效仿，垄断变得越来越难了。优质的教育课程也不再仅局限于城市中的人们，互联

网提供了某种破除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独特途径。凡此种种，都是互联网打破阶层区隔、

扩展社会平等的尝试。当然，“数字鸿沟”的存在，意味着互联网技术自身也存在着巨大的阶层

差异
③

。但导致互联网资源的使用和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成为阶层固有差异的原因，来自互联网

之外。互联网技术确有打破阶层区隔、建构扁平化（平等）关系的鲜明指向。

（三）互联网技术革命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智能化联通时代，网络信息资源逐渐成为人们共同享有的生产资料。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为全球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了平台，互联网社会所具有的共享性，实现了部分生产资料的人

类共有。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步打破了阶级的划分。当信息资源作为生产资料

可以共享时，只有掌握了知识的人才能识别信息、进而从事知识生产，那么知识的生产者与其

生产资料就是融为一体的。甚至有学者提出，“当知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信息）不能分离时，

阶级就消失了。”④
从“运输革命”到“传输革命”的跨越，互联网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

有的巨大改变，互联网时代的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相连。

其次，互联网时代也必然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协同配合。互联网以其开放包容的特点，

管理模式更加注重人的发展，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所呈现的是合作协同的高层次人际关系。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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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的信任度得到增强。这种开放性也规范了商业秩序，使商业信息和交易方式更趋于透

明，减少了市场灰色交易空间，不仅使商业规则更加规范，也促进了新型市场秩序的形成和发

展，有利于营造健康有序的经济社会环境。人类社会借由互联网提供的开放包容的交往空间，

强化了全球性普遍而深刻的交往。“在普遍交往时代，世界已经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依

存，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中，人们的全球视野和世界意识逐

渐确立。”①

最后，互联网所内涵的共享、普惠的价值导向，影响的是整个世界，改变的是人类生活。每

一次技术革命都在不断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还在进一步

深化，互联网对于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潜能还远未发挥出来。促进“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也

就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之间交往和关联的加深，这是互联网责无旁贷的重大使命。在这一过程

中，人们需要在充分认识互联网伟力的同时，正视其可能的异化效果，并从加强个体自我调适

和加强社会立法监管两方面共同努力加以矫治。唯其如此，这场伟大的互联网技术革命才能与

人类的永久和平与进步息息相关，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其不可或缺的时代力量。

五、  结　语

互联网技术革命是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运输革命到传输革命、技

术革命到产业革命的发展变化，映射着人类社会现代化及其交往结构的深刻变革。新技术的运

用导致“人的异化”风险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互联网技术概莫能外。这并非技术发展本身的问

题，而是对技术的功能与作用的本体论、认识论反思是否充分的问题。本文基于中国本土互联

网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综合互联网作为媒介平台的变迁史及网络社会的嬗变进程，

从互联网对中国经济社会及其商业化的影响考察互联网在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在此基

础上，探讨互联网的工具与思维之辩，提出警惕系统化、数据化的互联网空间中人的主体性的

丧失及其风险。互联网的自然属性使其最大限度铺设与扩张其社会基础设施，互联网的延伸属

性则以“互联网+”的形式超越技术而渗透入世界的方方面面。“+互联网”到“互联网+”，也就是

从工具到思维的变革过程。这一过程中网络资源作为社会生产资料共享并促进新型市场秩序

的形成与发展。当下的互联网技术革命动力依然强劲，贡献不可估量，如何进一步放大其解放

人性的功能，限缩乃至遏止其对人性的杀伤与异化，推动和助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

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技术革命时代如何进一步捍卫与守护人的主体性？凡此种种重要时代命

题，正需要基于包括经济哲学在内的交叉学科做出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

破除互联网环境下人的异化，关键在于重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断增强自我调适能力及增

加外在强制力约束机制，从而规避手段颠覆目的、物支配人的风险。放眼未来，“互联网+”为自

由联合的个人开展自主性的生产、管理、改造自然创造了充裕的基础条件
②

，互联网技术作为

生产力系统中的劳动手段而存在，在进一步提升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必将促使人类社

会持续调整生产关系来适应新的生产力革命，这场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技术革命也将继续推动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直至“自由人联合”的最终实现。

主要参考文献：

阿里研究院. 互联网+：未来空间无限[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  ]

26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8年第4期

①孙伟平：《信息时代的社会历史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8页。

②参阅常晋芳：《“互联网+”的哲学反思》，《北方论丛》2017年第5期。



曹东勃. 时间的争夺战和保卫战[N]. 文汇报•文汇学人，2018.6.1（14-15）.[  2  ]

常晋芳. “互联网+”的哲学反思[J]. 北方论丛，2017，（5）.[  3  ]

陈福平. 社交网络：技术vs. 社会——社交网络使用的跨国数据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13，（6）.[  4  ]

陈云松，朱灿然，张亮亮. 代内“文化反授”：概念、理论和大数据实证[J]. 社会学研究，2017，（1）.[  5  ]

[英]丹尼尔•米勒，[澳]希瑟•霍斯特. 数码人类学[M]. 王心远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  ]

丁柏铨.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及其传播学解读[J]. 新闻与写作，2016，（2）.[  7  ]

方金友. 网络社会的嬗变进程与基本特征[J]. 学术界，2014，（9）.[  8  ]

国务院.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N]. 经济日报，2015.7.5（5）.[  9  ]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 董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

何俊.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与哲学走向[J]. 学术月刊，2001，（3）.[11]

何明升，白淑英. 论“在线”与“在世”的关系[J]. 哲学研究，2005，（12）.[12]

何明升. 网络行为的哲学意义[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1）.[13]

胡百精，李由君. 互联网与信任重构[J]. 当代传播，2015，（4）.[14]

[美]杰里米•里夫金. 零边际成本社会[M]. 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5]

金观涛. 反思人工智能革命[J]. 文化纵横，2017，（4）.[16]

李良荣，郑雯. 论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J]. 新闻学与传播学，2012，（4）.[17]

刘能. 村庄生计研究：历史脉络和当代情境[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1）.[18]

骆郁廷，高飞. 论思想互动微交往[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5）.[1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20]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宽道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1]

马艳. “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教学与研究，2016，（7）.[22]

戚攻. 从社会学理论域考察网络社会群体[J]. 探索，2001，（2）.[23]

[日]松冈真宏. 未来时间使用手册[M]. 张瑞婷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24]

孙伟平. 信息时代的社会历史观[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5]

田智辉，梁丽君. 互联网技术特性衍生的文化寓意：更新、缓冲与纠错[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5）.[26]

汪明峰. 互联网使用与中国城市化——“数字鸿沟”的空间层面[J]. 社会学研究，2005，（6）.[27]

王迪，王汉生. 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与社会变迁[J]. 中国社会科学，2016，（7）.[28]

王晓峰，张永强，吴笑一. 零售4.0时代[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9]

魏钢，代金平. 论哲学网络观[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3）.[3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1]

习近平. 习近平纵论互联网[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12.16（8）.[32]

肖峰. 从互联网到物联网：技术哲学的新探索[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33]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米夏埃尔•哈勒. 作为未来的过去[M]. 章国锋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34]

余来文，林晓伟，封智勇，等. 互联网思维2.0：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35]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Revolution: A Reflec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conomic Philosophy

Cao Dongbo, Wang Jiarui
( School of Marxism，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

Summary: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revolution is a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conceptual

revolu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 that has occurred after human entered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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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technology has profoundly changed human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ethods，resource

allocation methods，production factors combination methods and daily production lifestyles，and

promoted and deepened the social interaction. Internet technology attributes manifest itself in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as an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which actually pushes the human society

from the transport revolution to the transmission revolution，and maximizes the utility of network

data resources. The extended nature of the Internet is reflected in the increasingly rich social life

embedded in the Internet technology，and the increasingly open degree of society and the level of

sharing and cooperation.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revolution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of

development：popularization，commercialization，intelligentization  and  “Internet+”.  From

“+Internet” to “Internet+”，the Internet technology revolution has completed a great revolution

from technology and means to thinking and concept，and has created a new development mode

of synergetic sharing.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basic innovation platform leading the country’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improving  the  country’s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It has realized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people and

things，and things and things. It further liberates humanity.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human

beings have been demonstrated in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revolution. The creative potential of

human beings has been stimulated and the social classes have been broken. However，when an

individual is positioned in a systematic and date-oriented life in the Internet world，there is also a

risk of weakening of the human subjectivity and human alienation. People indulge in the online

world，which  leads  to  the  blurring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thing，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drawing away from real situations and real emotions. People are enslaved by

technology，which leads to the weakening of people’s originality，sociality and subjectivity，and

the illusion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leads to self-deception. The “human alienation” brought by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revolution should not be ignored and should be treated objectively and

rationally.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quality，sharing  and universal  benefits  of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revolution is in harmony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connection are shared by

people as  production material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people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he human society in the Internet era is more closely connected than ever before.

The current Internet technology revolution is deepening. In the future，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bove propound value concept of the Internet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nd to eliminate the “human alienation” caused by

Internet technology.
Key words: internet; technology revolution; economic philosophy; intelligentization; sharing;

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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